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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伎术官的文化水平及数量

程民生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宋代伎术官是统治集团中职业的、纯粹的知识分子，来源比较特殊。北宋末期伎术官及其后备
人员约１９００余人，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他们解读天文，制定历法，掌控医药，引领艺术，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其
专业文化水平更是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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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宋朝统治集团中，除了胥吏，还有一个介于
官民之间的阶层，叫伎术官，是由高级知识分子组

成的专业技术人才群体。北宋以翰林院图画院、御

书院、医官院、天文院官及司天监（后改称太史局）

官为伎术官，南宋时机构省并，以翰林医官局医官

与太史局官为伎术官。宋代伎术官地位较低，不入

流即不属于品官和士大夫阶层，并不许做州郡亲民

官①。不将其列入官员序列，不能完全归之于士大

夫传统的偏见，他们确实也不是官员，不是由官员

选拔的标准和途径入仕，从事的也不是管理工作，

只是专业技术工作。正因为如此，他们是统治集团

中职业的、纯粹的知识分子，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政

治价值。对个人而言，其身份是技术荣耀；对社会而

言，其身份是技术权威；对官方而言，其身份是御用

伎人。他们在社会上、政治上发挥着不可取代的重

要作用，在历史文化上建功立业，贡献颇多。《宋史》

列传中有其一席之地，卷４６１至４６２两卷就是专设
的《方技列传》，可见其技术及职业之重要。

本文所谓的伎术官，包括天文院及司天监（后

改称太史局）、翰林院图画院、御书院、医官院的伎

术官及学生。

一、宋代伎术官的来源

伎术官之所以被称为官，是因其以高超的专业

技术而效力于朝廷，享受官方的俸禄。像所有官员

一样，有正式的任命文件，如宋仁宗提升司天监历

法官员楚衍：“敕：具官楚衍，隶业畴人，穷精天部。

向鋢率职，俾奉营宫。爰逮落成，未之甄录。宜改

司于秋正，俾绍劝于官勤。勉服宠章，毋坠前

绪。”［１］朝廷的伎术官，理应为相关技术水平最高

者，而这些尖端技术又非短期可得，有些甚至是保

密垄断的，所以其来源比较特殊，大致有以下四种

方式：

其一，从割据政权俘虏及民间搜捕。宋初统一

诸国后，将后蜀、南唐的宫廷画家如黄荃、黄居肕、

高文进、董羽、丘庆余、蔡润、巨然、徐熙等众多一代

名家，掳至开封，任命为宋廷的职业画家。天文历

法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天象对应着帝王将相的

祸福，出于保密和垄断的需要，政府对相关的天文

术数之类的人员严加控制。宋太宗在担任开封府

尹时，就“申严私习天文之禁”［２］１３５００，刚即位为帝，

即颁诏全国：“令诸州大索明知天文术数者传送阙

下，敢藏匿者弃市，募告者赏钱三十万。”［３］３８５地方

官雷厉风行，这些专业人才不久就被押送到开封：

“诸道所送知天文、相术等人，凡三百五十有一。”

皇帝又诏“以六十有八隶司天台，余悉黥面流海

岛”［３］４１６。少数精英被控制在司天台，其余的绝大

多数被流放管押，总之不使他们在民间。

其二，从全国招募。其中又分两种形式，一是

社会名家。如翰林医官王怀隐，“初为道士，住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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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隆观，善医诊。太宗尹京，怀隐以汤剂祗事。

太平兴国初，诏归俗，命为尚药奉御，三迁至翰林医

官使”［２］１３５０７。因医术高明，被皇帝诏令还俗为医

官。姚丹元曾经在开封“事建隆观一道士，天资

慧，因取道藏遍读，或能成诵，又多得其方术丹药。

大抵好大言，作诗间有放荡奇谲语，故能成其说。

……崇宁间，余在京师，则已用技术进为医官矣，出

入蔡鲁公门下，医多奇中”［４］，属于自学成才的医

术高手。医史上大名鼎鼎的钱乙，“始以《颅 方》

著名，至京师视长公主女疾，授翰林医学。皇子病

瘛，乙进黄土汤而愈。神宗召问黄土所以愈疾

状，对曰：‘以土胜水，水得其平，则风自止。’帝悦，

擢太医丞，赐金紫”［２］１３５２２。名医因缘际会，得到皇

家赏识，直接被招为伎术官。

二是考试选拔。应招人员要经过专业知识考

试，不同专业在考试内容上各有侧重。如天文历法

专业更强调数学能力：“召募草泽之人，历算者于

《宣明》《大衍》《崇天》三经大历内能习一经气节

一年；三式者试验《六壬大经》、五行法、四课、三

传，决断神将所主灾福；天文者试验在天二十八宿，

及质问天星。”［５］３８０８某些时期，个别被招募者素质

不高，如在宋神宗初年的司天监，“日官皆市井庸

贩，法象图器，大抵漫不知”［２］１０６５４。说明当时考试

选拔程序不严格，混进许多庸人。

其三，朝廷培养。单靠招募还难以满足朝廷的

需要，毕竟有的专业禁止民间传习，所以宋廷注重

在相关专业机构办学培养。如在司天监招生培养：

“史序字正伦，京兆人。善推步历算，太平兴国中，

补司天学生。太宗亲较试，擢为主簿。稍迁监丞，

赐绯鱼，隶翰林天文院。雍熙二年，廷试中选者二

十六人，而序为之首，命知算造，又知监事。”［２］１３５０３

选拔程序较多，可见其严格性。翰林图画院也办学

招生：“政和中，肇置画学，用太学法补试四方画

工。”［６］宣和四年（１１２２），“始建五岳观，大集天下
名手。应诏者数百人，咸使图之，多不称旨。自此

之后，益兴画学，教育众工。如进士科，下题取士，

复立博士，考其艺能”［７］２１９。用科举方式选拔全国

优秀绘画人才，予以进一步的培养。

其四，世代相传。家庭内部代际传承，历来不

仅盛行于民间，在官方专业机构也多类此。如周克

明祖孙三代，从唐僖宗时，其祖父周杰就“精于历

算，尝以《大衍历》数有差，因敷衍其法，著《极衍》

二十四篇，以究天地之数。……杰，天复中亦弃官

携家南适岭表。刘隐素闻其名，每令占候天文灾

变。杰自以年老，尝策名中朝，耻以星历事僭伪，乃

谢病不出。颵袭位，强起之，令知司天监事，因问国

祚修短。……杰生茂元，亦世其学，事颵至司天少

监，归宋授监丞而卒，即克明之父也。克明精于数

术，凡律历、天官、五行、谶纬及三式、风云、龟筮之

书，靡不究其指要。开宝中授司天六壬，改台主簿，

转监丞，五迁春官正”［２］１３５０３－１３５０４。可谓天文历算的

世家。又如苗训父子：苗训“善天文占候之术。仕

周为殿前散员右第一直散指挥使。显德末，从太祖

北征，训视日上复有一日，久相摩荡，指谓楚昭辅

曰：‘此天命也。’夕次陈桥，太祖为六师推戴，训皆

预白其事。既受禅，擢为翰林天文，……子守信。

守信，少习父业，补司天历算。寻授江安县主簿，改

司天台主簿，知算造”［２］１３４９９。技术的世袭，便于绝

学的传承。

所有这些，反映了宋政府不拘一格选拔专业人

才的理念。

二、宋代伎术官的组成及人数

宋代的伎术官集中在朝廷，居住在京师。

宋代天文历法事务由太史局、翰林天文院两个

专门机构负责。司天监（太史局）的机构与组成人

员、职能包括：“监、少监、丞、主簿、春官正、夏官

正、中官正、秋官正、冬官正、灵台郎、保章正、挈壶

正各一人。掌察天文祥异，钟鼓漏刻，写造历书，供

诸坛祀祭告神名版位画日。监及少监阙，则置判监

事二人（以五官正充）。礼生四人，历生四人，掌测

验浑仪，同知算造、三式。”［２］３９２３编制为２０位职员。
翰林天文院的职能、机构与组成人员是：“掌浑仪

台，昼夜测验辰象，以白于监。测验注记二人，刻择

官八人，监生无定员，押更十五人，学生三十人。钟

鼓院掌钟鼓刻漏、进牌之事。节级三人，直官三人，

鸡唱三人，学生三十六人。”［５］３５２９包括学生大约有

职员１００人。两个机构共１２０余人。两套机构并
存并非架床叠屋，是为了互相验证，确保上报皇帝

的天象结果准确无误。另外，一度并入太史局的算

学，崇宁（１１０２—１１０６）时有博士４人，学生上舍３０
人、内舍８０人、外舍１５０人，共２６４人［８］。总计天

文历算的技术人才约３８４人。
宋太宗雍熙元年（９８４）正式设立了翰林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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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简称画院，地点“在内中苑东门里。咸平元年，

移在右掖门外。绍圣二年，改院为局”［９］。画院内

按画家的技艺高下授予相应职务，自高到低有待

诏、艺学、祗候、画学正、供奉、画学生等。宋朝绘画

艺术被纳入了国家文教事业的轨道，在官方的支持

下发展壮大起来。画院的编制，大约宋真宗时的记

载为待诏３人，艺学６人，祗候４人，画学生定额４０
人，工匠６人［５］３９５０。不包括工匠，共 ５３人。宋仁
宗至和元年（１０５４）时，“额管待诏三人，艺学六人，
学生四十人”［５］３９５０，即总编制为４９人。宋徽宗后
期，大力扩张绘画机构和人员。宣和四年（１１２２），
“始建五岳观，大集天下名手。应诏者数百人，咸

使图之，多不称旨。自此之后，益兴画学，教育众

工。如进士科，下题取士，复立博士，考其艺

能”［７］２１９。用科举方式选拔全国优秀绘画人才予以

进一步的培养，使美术事业成为国家行为，达到古

代历史顶峰。惜无人数资料，权且按１００人计。
翰林御书院专职书法，北宋时具体人数不详，

只知有“祗候十七人”［５］３９３９。绍兴十六年（１１４６）重
建御书院，对书法官的编制做出明确规定：“伎术

官直长充书待诏三人，书艺学七人，书学祗候一十

四人，书学生不限人数。”［５］３９３９其规模与北宋时的

翰林图画院基本相同，从祗候人数看来，北宋比南

宋多３人，大致可以断定北宋时的翰林御书院也是
４０余人。

翰林医官院就是宫廷医院，至迟建于淳化三年

（９９２），成员数量远多于天文历法和画院。宝元二
年（１０３９）中书言：“翰林医官院医官使二人、直院
七人、尚药奉御七人、医官三十人、医学四十人、祗

候医人十三人，其员猥多。今定使副各二员、直院

四员、尚药奉御六员，其额外将来毋得补人。”得到

批准［３］２８９５。原共９９人，嫌其冗杂予以减员。宣和
二年（１１２０）礼部、翰林医官局报告：“今自和安大
夫至翰林医官凡十四阶，额内外总一百十有七人。

直局至祗候，元丰旧额共一百四十二人，今自医效

至祗候，凡八阶，并不立额，见在职者总九百七十九

人，冗滥莫此之甚。”［５］３６３８朝廷在京师的医生共

１０９６人。另有负责教育的医学，宋徽宗崇宁二年
（１１０３）创办，“欲立上舍四十人，内舍六十人，外舍
二百人”［５］２７９３，共３００人。北宋末期，京师医官及
学生总数为１３９６人。

北宋末期朝廷的伎术官及其后备人员约１９２０

人，实际上除了学生真正的技术官只有 １２００余
人。他们人数虽少，但属于高端专业人才，反映的

实际是民间有关人员冰山的一角。

三、宋代伎术官的文化水平

任何高端的专业技术，都需要以足够的文化水

平为基础。宋代伎术官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如

北宋前期司天监周克明，“颇修词藻，喜藏书。景

德初，尝献所著文十编，召试中书，赐同进士出身。

……属修两朝国史，其天文律历事，命克明参之。

……初，诸僭国皆有纂录，独岭南阙焉。惟胡宾王、

胡元兴二家纂述，皆不之备。克明访耆旧，采碑志，

孜孜著撰，裁十数卷，书未成而卒”［２］１３５０４－１３５０５，是位

热爱文化的藏书家，喜欢舞文弄墨，还有一定的文

学水平和史学水平，皇帝认可其文化水平相当于进

士出身。翰林天文楚芝兰，“初习《三礼》”［２］１３５００，

早年饱读《周礼》《仪礼》《礼记》等经书，具有良好

的礼学素养。太医钱乙，“为方不名一师，于书无

不窥，不靳靳守古法”［２］１３５２４，思路开阔，博览群书。

北宋中期司天监楚衍，“少通四声字母，里人柳曜

师事衍，里中以先生目之”［２］１３５１７，还是位音韵学的

专家。翰林医学赵自化，是位文学爱好者，“颇喜

为篇什，其贬郢州也，有《汉沔诗集》五卷，宋白、李

若拙为之序。又尝缵自古以方技至贵仕者，为《名

医显秩传》三卷”［２］１３５０９，既是诗人，也是史家。南

宋初医官王克明，“颇知书”［２］１３５３１。所谓的“书”是

指经史之类。这些文史素质，其实也是他们专业知

识的基础。

作为朝廷选拔培养的伎术官，其专业技术水平

自是位居上游，不乏佼佼者。张邦炜先生根据传世

宋代图书目录，计算过宋代天文官和医官对各自专

业领域的学术贡献率，算出宋人天文学著作最少有

２６１部，其中有３４部为天文官所著［１０］１２４；医书 ９３
部，７部为医官所著［１０］１２７。数量不多，一是因为整

体水平有限，“没有做出应有的贡献”［１０］１３３；二是因

为人数实在有限，基数小。但是，并不能因此小看

宋代伎术官的卓越贡献。试举几例如下：

太医局翰林医官王惟一，奉命于天圣年间

（１０２３—１０３２）编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由政府
颁行：“医官院上所铸俞穴铜人式二，诏一置医官

院，一置相国寺。先是，上以针砭之法，传述不同，

俞穴稍差，或害人命，遂令医官王惟一考明堂气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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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络之会，铸铜人式。又纂集旧闻，订正讹谬，为

《铜人针灸图经》。至是，上之。因命翰林学士夏

竦撰序，摹印颁行。”［３］２４５４《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对

古医书中有关针灸的记载和针灸图详加考订，集历

史上针灸学之大成，使宋代针灸学发展到一个高

峰。同时，他们创造性地铸造针灸铜人两具，其躯

体、脏腑可以分合，体表刻有针灸穴位名，用于教学

和考试。这种精密直观的教学模型是实物形象教

学法的重大发明，是中国针灸医学教学最早、最珍

贵的教学模型，开拓了医学模型的先河，开辟了形

象教学的道路，促进了经穴定位向规范化发展，对

针灸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世界医

学发展史上贡献了一项重大科技发明，至今，仿制

的天圣针灸铜人技术，仍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清代学者称赞“自古以来，惟宋代最重医

学”［１１］８７８，所谓“最重”自是朝廷最重视，翰林医官

当然发挥着主要作用。北宋中期的翰林医学钱乙，

精于儿科，《四库全书总目》称“钱乙幼科冠绝一

代”［１１］８６０，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个著名儿科专家。

其《小儿药证直诀》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

著，首次系统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对后世

儿科学及整个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影响很大，后人

视之为儿科的经典著作，儿科自此成为独立的一门

学科。

南宋淳七年（１２４７年）在苏州雕刻的天文图
碑，是中国现存较早且较有系统的一块天文图石

刻。原图是黄裳所献，依据的主要是北宋元丰年间

（１０７８—１０８５）天文伎术官的观测结果。此图不仅
是重要的科学史料及文化遗产，也是世界各国学者

关注的著名天文文物。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学在宋

代得到迅速发展，宋代天文历法观念变迁对于中国

古代自然科学发展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创

新了“科学意识”，既带来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观念

的不断革新，也影响到其时相关自然科学的发展。

宋人观测仪器之多，令人称道，天元术、垛积术等新

式算法，也在宋人天文历法观念的不断更新中发明

出来［１２］。

翰林图画待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日本

学者称其为“中国绘画史上风俗画的最高杰作。

不仅如此，其存在对于东亚绘画史而言，也具有重

要的意义”［１３］。迄今该画仍产生着无与伦比的经

济、文化、精神效益，其影响可称为奇迹：一是随时

间推移如同江河一样越来越大，二是范围远远超越

了绘画、艺术领域［１４］１０４。及至当代，《清明上河图》

不再是一幅画，它早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种社

会现象和一种精神向往，其魅力、张力及在公众与

学界的影响之深广，是世界范围内其他任何绘画作

品所无法比拟的［１４］１０７，以至于连海外都有了“《清

明上河图》学”的说法［１５］。它至今被称作十大名画

之首，为世界范围内中国最著名的绘画作品。南宋

画院出现一批杰出的画家，以李唐、刘松年、马远、

夏皀等四大家为代表，院画取代前此的文人画，成

为画坛主流。“南宋自和议既成以后，湖山歌舞，

务在粉饰太平。于是仍仿宣和故事，置御前画院，

有待诏、祗候诸官品，其所作即名为院画。当时如

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皀等，有四大家之称。说者

或谓其工巧太过，视北宋门径有殊。然其初尚多宣

和旧人，流派相传，各臻工妙，专门之艺，实非后人

所及。”［１１］９６９宋代院体画风，对后代绘画尤其是明

代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影响远及日本画坛。

宋代伎术官在科技、艺术、医学诸方面的重大

历史地位和巨大贡献，仅此就可知，其占据着有关

技术的高端，其杰出者不愧为时代乃至历史顶尖的

专家，专业文化水平一流。

结语

作为统治集团中职业的、纯粹的知识分子，宋

代伎术官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政治价值，他们解

读天文，制定历法，掌控医药，引领艺术，保障着朝

廷的“天命”安全，维护着朝廷的身心健康，粉饰着

朝廷的太平体面。北宋末期，伎术官及其后备人员

约１９００余人。
宋代伎术官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专业技术水

平更是位居上游，多有佼佼者。在科技、艺术、医学

诸方面的重大历史地位和巨大贡献，证明其占据着

有关技术的高端，杰出者不愧为时代乃至历史顶尖

的专家，专业文化水平一流。总之，他们人数虽少，

在社会上、政治上却发挥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在历史文化上建功立业，贡献颇多。更应看到的

是，积土方成山，山大致峰高，这座宋代科技与艺术

的顶峰，并非空中楼阁，它反映的是雄厚的社会文

化基础，是千千万万个“伎术民”的代表。

（下转第１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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